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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作者

阿摩司，此名原意「背重擔者」，他來自提哥亞(位於伯利恆東南方約5英哩處)，提哥亞以智慧聞名(撒下十四2)。他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樹的農夫(七14)，出生於猶大國，卻奉召到北方以色列國傳警告，他之所以成為先知，乃清楚感到神的呼召，好似獅子吼叫一般(三8)催促著他。他忠於神，忠於真理，不妥協、不循情面，為神的公義大聲疾呼，促人們悔改歸正。

當猶大國王烏西雅，以色列王耶羅波安在位的時候，大地震前二年(一1)。「大地震前二年」─這日期雖難確定，但根據考古資料，夏瑣及撒瑪利亞兩地的發掘，估計約在B.C.761年，所以本書約在那幾年寫出，工作753左右告終。

二、時代背景

耶羅波安二世(B.C.786～B.C.746)，因北方強敵亞蘭國，已日漸衰敗之中，他得以致力收復邊界失地(王下十四23～29)，擴張彊土，在他強盛的治理之下，經濟繁榮，到處大興土木，農業與畜牧十分發達，然道德極其腐敗，人多以不正當的方法獲利(八5)，社會問題叢生，無助者備受欺壓凌辱，是非顛倒，屈枉正直。宗教方面，外表似極興旺，守節期尤為驚人，但神卻厭惡不喜悅，因為他們用嘴唇親近主，心卻遠離神，他們的敬拜，摻雜了迷信及混合宗教，拜金牛、也拜巴力(王下十二25～33)，於是神選召先知阿摩司來，要警告以色列人，災禍已近迫在眉睫。

　　神曾差遣以利亞、以利沙、約拿諸先知向以色列人傳警告，但毫無用處，神又差遣阿摩司與何西阿作最後的努力，阻止以色列國邁向死亡。

第一、二章　以色列與鄰國將受到刑罰

阿摩司可稱為先知中之先鋒，他首先宣告耶和華是全地萬民的神，祂不僅是以色列的神，也是萬國的主宰，祂審判亞蘭人、非利士人、亞捫人、摩押人及猶大、以色列等，因為他們「三番四次」(一3、6、9、11、13，二1)的犯罪頑梗不化，從未因自己的罪有絲毫悔意，因而招神忿怒的審判。

    先知對外邦提出罪惡是社會性的，尤其是對弱者不義，惡人將人當作糧食來篩打(一3)，以人當商品來買賣(一6)，殺害孕婦，宰殺未出生之胎兒(一13)，將死人的骸骨當作可利用的物質(二1)，是罪大惡極的行為。

　　神追究列邦的罪，也更審查自己的選民。猶大的罪(二4～5)是因為他們藐視神的訓誨、律例、偏向偶像。以色列人的罪(二6～8)則逼近「荒謬、離譜」他們將窮人的頭踐踏在塵土中(二7)，生活放蕩、靡爛、無論宗教、道德均到無可救藥的地步。神責備的言語，對外邦人大多在他們戰爭中的兇殘，但對以色列，則責備他們對無辜者的不義，尤其在和平時期，就更加可惡了(二6～8)，以色列之所以無可寛恕，是因為他們有歷史的見證，說明神的恩典，然他們並沒有因此敬畏神、跟從神，所以罪更重了，他們要親自承擔罪的結果。

第三章　冥頑不靈

　　第三章起，神集中在嚴責以色列的罪意，以「當聽我的話」(三1；四1；五1)作宣判的開端，責備撒瑪利亞及伯特利。撒瑪利亞是北方以色列國的首都建於高300公尺的小山上，三面依山，形勢與環境極其美麗，城中的宮殿是用窮人的血汗築成的(二6、7，三10，五11)，官長們欺壓貧民甚至使埃及人與非利士人驚訝！

    伯特利是以色列國的宗教中心地，耶羅波安一世在此所立的金牛犢(王上十二25～33)，至今仍然存在，阿摩司的預言便是在這裡發出的。

以色列蒙神的揀選，神賜以色列尊榮與高貴，稱他們為「我的民」，又賜他們地業，但他們的所行所為，無法與所蒙的恩相稱，於是神宣告說：「我民以色列的結局到了」(八2)，他的一切罪孽神必追討。

先知用一連串的問話，以七個比喻為例，用「若非」「豈能」的表達方式，促使以色列人省察自己的行為，他鄭重申明耶和華已經開始說話，先知不可保持緘默，耶和華必有所行動，施行審判絕不寛容。

以色列的罪行，眾目昭彰，連外邦人也都知道，以色列人必自食其果，神必報應，安逸的生活必被除去(三15)，連宗教生活也必廢除(三14)。

北國以色列敗亡之後，在猶大國約西亞王年間，宗教改革中將伯特利的祭壇廢除(王下廿三15、17)，這就應驗(三章14節)所言。今日我們得以成為神的兒女，面對這位慈愛又公義的神，怎能不更謹慎生活，免陷在神的忿怒之中。

第四章　預備迎見你的神

　　撒瑪利亞的尊貴婦女，沈醉於窮極奢侈之中，而享受更來自窮人身上壓榨而得，先知以「巴珊母牛」，來形容那些肚滿腸肥的婦女，數年後，她們將被人用鈎子擄去(四2)，歷史告訴我們，亞述軍隊是這樣對待被擄的人──把鈎子穿入嘴唇帶走。

　　在阿摩司傳講豫言的時候，以色列還在十分興盛的狀況中，表面上人們仍熱心宗教生活，他們向伯特利與吉甲朝聖，到聖殿獻祭，但他們徒有敬拜的形式，卻沒有敬拜的實意，他們徒有宗教外表，卻歪曲原有信仰，他們注重並嚴守宗教儀式，卻殘暴無情，這是何等譏諷之事。(撒上十五22)聽命勝於獻祭，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。宗教的罪，反映人民欲以善行求取福氣的錯誤心理。

　　神的刑罰必然降臨，如同從前傾覆所多瑪、蛾摩拉一樣，但那麼多的管教，那麼多痛苦的經驗，先知以五個「你們仍不歸向我」，來斥責以色列的愚味、無知與硬心，最後必面對神公義的審判。

第五章　耶和華的日子

　　按古代近東之風俗，凡有喪事，必有哀哭之人，表示對死者的惋惜，故哀歌多為悲涼之詩，先知以哀歌開端，以色列好像垂死的人，病入膏肓，大限即至，無論在伯特利或吉甲，都無法挽回，只餘十分之一(五3)，形容死亡，毁滅的程度極其嚴重。我們痛心疾首，何以選民所遭之災奇重？為何施罰如此之深？一方面我們看見神不能容忍惡事，更看到人性的頑梗叛逆。

　　但在幽暗中，並非完全沒有一線希望，先知並未只是消極地控訴、指責，他進一步指出一條回轉之道，你們要尋求我，就必存活(五4)。你們要求善，不要求惡，就必存活(五14)。這是受到刑罰者的一線生機，顯出神的慈愛與寬容，然以色列百姓連這「或者」(五15)的機會也不保留，終至國破家亡，荒蕪遍地作為他們歷史的結局。

　　耶和華的日子─在以色列人的心中，是充滿歡樂，因為神在他們當中帶領他們，但對行惡犯罪的人而言，那日子是可怕的，而今耶和華的日子就要來到，神的公義與公平，必在審判當中彰顯出來，以色列人的惡行，必在神審判的天平中，顯出他的虧欠。

第六章　被擄

先知警告以色列家信息的最後一段，在當中我們只看到刑罰的宣告，再也沒有勸告、應許的話，這正是日後以色列遭遇的寫照。

　　先知指責以色列領袖生活的腐敗，他們粉飾太平，設法不想降禍的日子，只圖眼前的安逸，唱歌奏樂，肆意狂歡，認為災禍永不來臨。

　　先知首先以三個城市作為他們遭遇的對照，「甲尼、哈馬、迦特」均為當時重要的城市，無論地域、人民，均比以色列優勝，但它們同樣在傾覆邊緣，(這些國在B.C.738年被亞述國所侵)，而以色列仍未警覺危機，反在罪中享樂，然神的日子來到，全城都將被交付在敵人手中，經戰爭的活動，再受戰後瘟疫的流行，不死在戰火之下的，必喪生於瘟疫之中，因為毁滅是徹底的，無人逃脫或倖免。

　　他們的榮華原是神賜的，卻成為他們狂妄的原因，他們在神的恩典中徹底墮落，甚至連餘民都不會存留。

　　以色列敗亡主因，乃歪曲公義與公平，律法不受尊重，公義無法申張，他們自負狂傲，列國之首，人最著名(六1)，但以往的榮華與得勝，並不保證永久的和平，因為得勝只在乎耶和華(箴廿一31)，現在萬軍之耶和華使一國(亞述)攻擊以色列，他們的敗亡己是全然的！

第七章　神心意的彰顯

　　神讓阿摩司看見三個異象，除看見神的忍耐之外，也體會先知愛百姓的心，這裡並未提及異像的時間與地點，前二個災禍，分別為蝗災及火災，先知向神祈求施恩時，神雖免除那災，卻沒有赦免他們的罪，所以在第三樣災害中，先知不敢再求，因為神已伸出公義審判的手。「我必不再寬恕他們「，可見審判的事已經定規，無法更改。

　　在異像之後，一名拜偶像的祭司亞瑪謝，向先知施以威脅與壓力，禁止他傳講神的信息，然而阿摩司順服神的選召與命令，不畏權勢，不懼生命之危險，為神的道顯出不屈的精神與心志。

第八章　夏果的異像

先知所講的第四個比喻，與第三個「準繩」的比喻信息相同，神已度量以色列人的罪，不再赦免，「夏天的果子」因熱加速其腐朽，不能久藏，顯示神的懲治迫在眉睫，審判不是地區性的，而是普世性的，整個宇宙都失去常態，嚴重的飢荒來臨，不只是物質飢餓，更是心靈的飢餓與乾渴，在無望中，他們不向耶和華悔改，反轉向異教的神明，不僅膜拜，甚至指著起誓，更惹神的怒氣，他們都必仆倒，永不再起來，他們往來奔跑，從這海到那海，從北邊到東邊，終歸枉然，因為尋求神的時機已過(八12)。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，相近的時候求告他(賽五十五6)。

第九章　末後復興的應許

　　「降禍不降福」(九4)，總結了第五個異像的意義，第一、二個異像說明神還期盼以色列人悔改，以致可免除災殃，但神逐漸失望，第三異像表明神不再寛恕他們，第四異像更定規以色列的結局。最後的異像中，聖所拆毁，全國人民都將滅亡，不再有任何希望，神用五個「雖然」…引出神立意施行的刑罰，無人可以逃脫，四十年後，這預言應驗，背道的以色列國傾覆，於主前721年亡於亞述國。

　　本書的結論，表示以色列敗亡並未了結(九8～15)，在幽暗之後來到光明日子的異像，不斷出現在各先知的預言中，他們即使被擄，希望並未消失，神還有新的信息，給予新的應許，救恩的末世預言必將實現。

　　阿摩司書的結論，不只針對當代以色列的歷史，更為預言以後救贖的實況，照神的公義，犯罪的國家祂必除滅，但依神的應許，必有剩餘之民，歸回聖地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(九11～15)。這預言雖指向當時南、北朝而言，更預言末世重建屬靈的以色列國──真耶穌教會。神要建立祂的子民，不只是以色列，更是信服基督的外邦人。

　　先知預言，宣告到此結束，我們看見人的貪婪、人的頑劣，也體會到神的忍耐、神的寛容及最後祂公義的審判，誠為今日信徒屬靈生命的鑑戒。








